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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第十六届浙江省
戏剧大赛正在我市如火如荼
地进行中，这让笔者想到曾
经翻阅过的一本 《宁波市革
命文化史料集》，书中有一部
柔石烈士生前创作的剧本，
虽说只有薄薄几页，读来多
有惊喜之处。

由于柔石的小说写得太
过出色，掩去了其他文艺创
作的光芒，时至今日，知道
柔石撰写过剧本的人恐怕不
多，一些描述柔石生平及写
作生涯的文章里，也很少涉
及他的戏剧作品，因此这部
剧作显得尤其珍贵。

柔石撰写的这部剧本，
有 个 十 分 响 亮 的 剧 名 ， 叫
《革命家之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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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妨先说一下这部剧本诞
生的来龙去脉。

柔 石 创 作 的 《革 命 家 之
妻》，发表于 1929 年 5 月 20 日出
版 的 《奔 流》 期 刊 第 二 卷 第 一
期。《奔流》 是鲁迅与郁达夫共同
主编的一份文学刊物，1928 年 6 月 20
日创刊，北新书局发行，前后共出版
15 期。鲁迅先生亲自为 《奔流》 期刊设计
封面、题写刊头，在当时上海文艺界引起热烈
反响。

1928 年秋天，柔石从宁海来到上海时，距
离 《奔流》 创刊的日子仅仅过去了几个月。在这
之前，柔石曾经途经上海，那是 1925 年他带着
自己创作的第一部短篇小说集 《疯人》，到北京
大学去当旁听生，这让柔石的人生有了一个全新
的飞跃。在北大校园里，他结识了同是浙江老乡
的冯雪峰，后来两人成为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中的
一对挚友。更让柔石惊喜的是，在北京大学课堂
上，他见到了前来讲学的鲁迅先生，尤其是听了
鲁迅先生的授课，让他感觉是“平生之最大乐
事，胜过了十年寒窗”。

这一次去上海，柔石是承蒙一位友人引荐，
去拜见仰慕已久的鲁迅先生。当时，鲁迅先生住
在闸北区横浜路景云里 23 号。第一次登门求
见，柔石有点紧张，但很快恢复了常态。他与鲁
迅先生见面之后，十分虔诚地捧上了自己新创作
的长篇小说 《旧时代之死》，并向导师介绍了自
己的创作动机与写作过程。小说故事发生在军阀
统治的黑暗年代，写的是青年大学生朱胜瑀一生
中最后八天的悲剧命运。鲁迅先生看完书稿后，
当即就喜欢上了这位浙江小老乡，因为在北京时
他就多多少少听说过“宁海有一位颇具才气的文
学青年”。

鲁迅先生的鼓励让柔石心潮澎湃，夜不能
眠。于是他立即写信把喜讯告知了远方的家人，

“福 （柔石本名赵平福） 已将小说三册，交与鲁
迅先生批阅。鲁迅先生乃当今有名之文人，如能
称誉，代为序刊印行，则福前途之命运，不蹇促
矣！”

正如柔石所预料的那样，鲁迅先生不但指导
他进行书稿校改，还把 《旧时代之死》 推荐给了
当年发行 《奔流》 期刊的北新书局出版。鲁迅先
生的提携，无疑为柔石走上革命文艺道路助益良
多。

横浜路景云里 23 号，是柔石革命文艺之路
的新起点。

柔石与鲁迅先生朝夕相处，在胜似家人的温
暖中，克服了只身一人离乡背井的凄凉感，更重
要的是，他从日常交谈、讨论中，得到了先生智
慧的启迪和革命家气魄的熏陶，明确了前进的道
路。从此，柔石开始了一种崭新的生活，为追求
崇高理想，不避锋镝地向前进击，成为鲁迅先生
所说的一个“勇敢而明白的斗士”。

这一段日子堪称柔石文艺创作的黄金时代，
他伏案奋笔疾书，收获颇为丰硕。柔石有一种“拜
伦式的英雄”气概，看上去少言寡语，内心却异常
丰富激昂，常常失眠于黑夜里，而黑夜又是他最富
有激情的时刻，许多作品就是在彻夜不眠中完成
的，剧本《革命家之妻》 也写于这个时期。

在 《革命家之妻》 之前，柔石也写过两部短
剧。一部是 《死猫》，以赤贫如洗的小人物陈二
把一只死猫挂到树上，这一举动构成戏剧主要情
节，从而引起他与周围人的冲突，体现了当年浙
东底层老百姓在物质与精神双重压迫下的无力感
与荒诞的生存境况，陈二身上有着鲁迅先生笔下

“孔乙己”的影子。另一部短剧是 《盗船中》，整
个剧情发生在一艘小渔船上，这艘船是渔民林老
爹与孙女阿珍唯一的生产工具和栖身之所。可林
老爹欠下了一笔巨额债务，无法偿还。债主们要
以船抵债，拉阿珍去做下人。最后林老爹在威逼
之下，不幸惨死于渔船上。此剧的矛盾冲突更加
激烈。

到了 《革命家之妻》 里，柔石把笔触更多地
投入人物的内心冲突与激起的情感波澜上，尤其
是剧中“妻”这个人物。他深入挖掘革命洪流中
个体生命的困境与抉择，展示出革命风暴中那些
被裹挟、被撕裂、最终以惨烈的方式承担沉重责
任的命运。

《革命家之妻》 与 《死猫》《盗船中》 各有侧
重，共同构成了柔石早期观察社会、同情底层民
众、迈步走向革命的戏剧三部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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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家之妻》 是一部独幕话剧，全剧只有
三个人物，即一位青年革命家、他的妻子与刚满
周岁的孩儿。所有剧情在一间家徒四壁的破屋子
里集中展开，时间也浓缩在一个夜晚的半个小
时之内，是一部典型的以“三一律”为结构的
戏剧作品。

柔石的这部戏剧作品，写于 《二月》（1929
年 1 月） 与 《为奴隶的母亲》（1930 年 3 月） 之
间的某一个夜里，那时柔石才二十七八岁，正
是他文艺创作的“井喷”时期。《革命家之妻》
虽说篇幅不长，情节也比较简单，但它依旧强
烈地反映出当时浙东百姓的苦难生活，记述了
参 与 革 命 运 动 的 年 轻 人 如 何 在 逆 境 中 冲 破 黑
暗、不懈追求光明。本剧在艺术上也有独到之
处。

创作这部剧本之前，宁海发生了一个大事
件，史料上称“亭旁起义”。亭旁这个地方，现
属台州市三门县，当时却是宁海县辖下的一个
乡 镇 。 苦 难 中 挣 扎 的 老 百 姓 ， 在 共 产 党 领 导
下，组织了一次武装暴动。国民党地方当局实
施镇压，农民武装最后归于失败，转入地下斗
争。但是，革命者的热血渗透在这一片浙东大地
上，无疑给当时在故乡教书、担任县教育局局长
的柔石，留下了刻骨铭心的记忆，心灵受到极大

震撼。事后，柔石曾对友人说过这样一
句话：“过去，我的作品不是革命

的，现在我决计转换内容了。”
柔石为什么要给剧本起那

么一个响亮的名字？由此可
知。

《革 命 家 之 妻》 的 幕
布一拉开，这是一个痛苦
的 傍 晚 ， 妻 子 在 家 里 已
经找不到一粒米来下锅
煮饭，另外，明天又是
还债的日子，债主沈叔就
要登门来讨债。一家人的
生活陷入了困境，而丈夫

面 对 这 一 切 却 手 足 无 措 ，
他只会像街头演说家一样对

妻子张嘴叫喊：“我自己记得我
是一个有为的青年，所以几年来

奔走革命，不管家事了。现在，我还
没有死于革命，但我要饿死了！何日是

我们翻身的日子？穷人快乐的日子？”接下去，
倒是不善言辞的妻子想出了一个办法，她决定再
出门去借，就是借来一些番薯干也是好的，先要
把肚子填饱。妻子说完就走出门去。

剧情推进至此，柔石发挥了作为小说家的语
言特长，他给丈夫设计了一段较长的独白，让这
位青年革命家说出藏在心底的迷惘与痛苦，以及
想要采取什么样的极端行动来拯救自己。这里不
妨把那一段独白完整地摘抄下来，展示在读者面
前：

丈夫(青年革命家)：（他一个人在舞台上走
来走去，开始步伐是缓慢的，后来变得越来越
快，甚至要跑了起来。语气是愁苦的、兴奋的，
激昂的）“这样，这样，这样算是什么家庭呢？
这样，这样，这样算是什么人生呢？唉！求我解
决一切罢！（气急地暂停片刻，又继续） 我是一
个革命的青年，我是要将这个黑暗的世界打个稀
烂的。但，家庭这样，也让我去自由牺牲吗？妻
无衣，子无食，我忍得他们过这样地狱里的生活
吗？我去争光明，可是我的妻子在我身后被黑暗
弄得冻死饿死了！唉，叫我怎样呢？救妻子？救
社会？我底早年的梦——一个人应该做比牺牲家
庭大一些的事业的话，我又从哪里去做起呢？但
是，我屈服于妻子么？革命家是没有妻子的！但
是，叫我怎样呢？叫我忍心离开他们，让他们去
冻死饿死么？唉！天呀，给我解决罢。（他走过
去，在一只破衣橱底下，摸出一支手枪来。指头
抚摸着手枪上，一时举起，做要向他自己脑额上
打去的姿势。最后又放下手枪，长吁一口气）
吓！我是不愿自杀的。自杀了一个我，就少了恶
的社会底一个敌人，让社会底恶增长一分势力
了。我要去战斗！我要去复仇！我誓要扫荡人间
底黑暗！”

从上述独白可以看出，柔石塑造的这个青年
革命家不是一个“扁平式”的人物，他具备有血
有肉的性格特征，感情丰富复杂，内心充满了激
烈的矛盾冲突。谁知接下去，后面的情节发展更
加令人吃惊。当妻子从李嫂那里借了半升米回来
时，看到丈夫手里拿着手枪，她惶恐地问道：

“你拿出这个来做什么？要杀明天来讨债的沈叔
吗？要杀借我米的李嫂吗？”可青年革命家竟然
回答，“我想杀死你！”理由是“你这样忍着苦做
人，有什么快乐呢？我想到你底一生，好像判了
无期徒刑，关在地狱里一样！我想减少你底痛
苦，所以要把你杀死。”这时，躺在床上的孩儿
突然饿得哇哇地大哭起来，善良而又无助的妻子
抽泣道：“你把我杀死吧！可我死了，我们的儿
子怎么办？你告诉我！”妻子的这句话，让青年
革命家一下子愣住了，他终于清醒过来：“现在
必须忍着苦。我们底敌人未死，我们是不能死
的！为了儿子今后的好日子，我们吃一吃苦，和
敌人奋斗吧！”

在这场戏里，设计得最奇妙、最有趣的一个
人物是躺在床上的孩儿。他们的儿子在全剧中没
有一句台词，只有一阵哭声，却起到了使剧情发
生突变逆转的作用，让青年革命家最后意识到

“我们没有自杀的理由”。
柔石是深谙戏剧创作“个中三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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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海是一个“戏窝子”，遍地都是戏台。
据明崇祯 《宁海县志》 记载：“正月演剧，

敬祖迎神。乡间十二起，城里十四起，至十八
日乃止。”自古以来，宁海人看戏已经演变为
一 种 生 活 仪 式 ， 每 个 村 庄 都 有 祠 堂 、 庙 宇 ，
内 设 戏 台 ， 节 庆 时 热 闹 一 番 ， 庆 丰 年 ， 祈 降
福 ， 戏 台 上 锣 鼓 喧 天 ， 演 绎 着 古 往 今 来 事 。
有 句 戏 谚 说 得 好 ：“ 腔 调 有 支 派 ， 流 行 三 门
湾。”

戏如人生，人生入戏。演着看着，宁海人
就将自己的语言、自己的生活、自己的腔调渗
透到戏里。明万历年间，明代四大声腔之一的
余姚腔流入宁海，和当地的民间曲艺、吹唱班
结合，形成了一种新的戏曲形式，被称为“宁
海平调”。虽然是地方剧种，但宁海平调绝不
平常，加上“耍牙”“一马两鞍”“抱瓶滑雪”
等 独 具 一 格 的 特 技 表 演 ， 一 唱 众 帮 ， 锣 鼓 托
弦，清末至民国时期，宁海平调的演出达到鼎
盛。

柔石生于斯，长于斯，打从少年时代起，
凡是有戏班来宁海地区演出，他就跟随着大人
们一起去看戏，戏曲融入了柔石的生命之中。
虽说柔石生前没有像鲁迅先生那样，写出类似

《社戏》 的文章，去追忆小时候看戏的情景，但
在他的小说里，到处蕴藏着戏剧“基因”。这在
柔石的代表作品 《二月》 与 《为奴隶的母亲》
中体现得尤为明显。

小说 《二月》 中的主人公叫萧涧秋，他是
一个始终处于彷徨与挣扎状态中的知识青年，
这就很像戏曲里的懦弱“书生”。萧涧秋因厌倦
了都市浮华的生活，来到江南乡村芙蓉镇上，
投奔老朋友陶慕侃。他对穷苦的寡妇文嫂满心
同 情 ， 而 陶 慕 侃 的 妹 妹 陶 岚 一 直 爱 慕 着 萧 涧
秋，萧涧秋也很喜爱陶岚，却又犹豫不决。这
种“三角”的人物关系，极富戏剧性。著名电
影导演谢铁骊很喜欢这部小说，1963 年拍摄完
成了电影 《早春二月》。进入新世纪后，上海越
剧院根据柔石小说 《二月》，改编演出越剧现代
戏 《早春二月》，主演文嫂的就是阿拉宁波镇海
人“袁派花旦”方亚芬老师。

《为奴隶的母亲》 是柔石创作的又一部代表
作品，原载于 20 世纪 30 年代的 《萌芽》 杂志。
据柔石自述，这部小说脱胎于他的真实见闻。
一年春节期间，柔石回乡探亲，见到了一位勤
劳、朴实、善良的乡村妇女，为了丈夫和儿子
的生存，忍辱负重“典”与秀才地主为妻。柔
石心中一直放不下这个故事，“想写出来，让更
多的人晓得如今还有这样的事⋯⋯”于是就有
了 《为奴隶的母亲》。

2002 年，著名剧作家罗怀臻先生应市甬剧
团 之 邀 ， 以 柔 石 小 说 《为 奴 隶 的 母 亲》 为 蓝
本，创作了甬剧现代戏 《典妻》，并很快搬上舞
台。这是一曲旧社会穷苦妇女命运的悲歌，剧
中的“妻”被自己的丈夫“典”给一个年过半百
的秀才地主，她只好扔下年幼的儿子春宝，临时
做了别人家生孩子的工具，为秀才地主生下了另
一个儿子，取名秋宝。三年期满之后，她又不得
不离开秋宝，返回原来的家里。“轿杠悠悠泪悠
悠，行到途中又回头。想春宝，往前走，三岁离
娘 心 愧 疚 。 想 秋 宝 ， 总 回 头 ， 从 此 母 子 两 干
休。”王锦文饰演 《典妻》 中的“妻”，在这一段

“回家路上”，把一位母亲同时牵挂两个儿子的复
杂心绪演绎得淋漓尽致。王锦文凭借在此戏中的
精彩表现，荣获第 20 届中国戏剧梅花奖。《典
妻》 还获得曹禺戏剧奖·优秀剧目奖，成为甬剧
发展史上又一部“点睛之作”。

根据柔石这两部小说改编的电影与戏剧，如
今早已成为经典，然而沧海遗珠，笔者期盼着他
生前执笔写就的剧本 《革命家之妻》，也能在不
久后的某天被搬上舞台。

（照片除署名外，均由作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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